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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

離天黑還有一段時間的大地，被染成一片金黃。比陽光更燦爛的笑容，掛在少女的臉上。散發都青春氣息的臉上，並沒有發育期令人討厭的痕跡，甚於連粉刺都找不到。



可愛的少女正和坐在她身旁的我說話。置身在如畫如夢的情景中的我，卻是心煩意亂。因為她開心地說著的，並不是關於我的事。



甜美的聲音，描繪的是我們從小到大的朋友。說起小健練習的大小事，她的臉上滿是笑容。



小健的進步我應該也感到高興才是，這時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。



「不好意思哦，風華。我今天有事，先回去了。」



沒錯，是很爛的藉口。但風華沒有留我，而我也沒有理由留下。



自從上高中後，我好像就被他們放逐了。向來不喜歡社團活動的我，並沒有因為他們而加入他們所在的羽球社。也許我不該堅持，可是事到如今，我更不想為此加入社團。



他們社團的練習已經結束，應該是要回家才是，但她卻坐在那兒，想必是在等人。我知道。可是不知為什麼，總抱著一絲希望。就是這一絲希望，讓已經在返家路上的我往回走。我想親眼證實，證實事情並不是我想的那樣。



「風華不是在等小健，小健和她並沒有那麼親密。」



不知道我在急什麼，也許是害怕。我不但走得很快，而且為了更快，還穿過了幾乎沒有人會經過的樹林。



照理來說，我此時的心理狀況，應該是無法注意到才對。可是偏偏不是那樣。



咯咯的嬌笑聲傳入了我的耳朵。那從遠處傳來的細微聲音，我竟聽得很清楚。



「不要這樣子，好癢哦—」



也許我屬於「沒有親眼見到，不會死心」的那類人，明明知道了，卻還是想親眼證實。聽到了聲音後，我小心翼翼地接近，不讓聲音的主人發現。雖然早有心理準備，然而當我親眼看到時，心仍像被掏空了一樣。



滿是皺褶的制服，不安份地蠕動著。制服下的身子，熱切地迎接著入侵的手。



那隻手，玩弄的是一對正在發育中的美好乳房。就算隔著衣服，激烈的動作還是能看得很清楚。



一個男人側對著我，對我最喜歡的女孩，做出我連想都不敢想的舉動。微微地發抖著的我的身子，既不是因為恐懼，也不是因為害怕，而是興奮期待地發抖著。



對她做出這種事的人不是我，照理來說應會引發我強烈的妒意。然而，對這女孩做出這種事，卻是心底最深處的欲望。



玩弄這個女孩，然後姦淫她！



我清楚地知道，那雙手不是我的，那個身體也不是我的。但此時，我好像就是他。



我，正在玩弄這個女孩。



此時的我，沈迷於虛假的幻想中。直到被殘酷的現實狠狠地打醒！



「叔叔，別這樣嘛！」



「別再叫叔叔，叫我小毅就好了。不是說過很多次了嗎？」



「爸爸？！」



被凍死是什麼感覺，我不知道。不過可以肯定的是，現在的感受絕對比那更加難受。



風華的物件，不是我從小認識的朋友，而是一個人扶養我長大的父親！



刻在我心裏的，印在我腦海裏的。不再是他們相愛的模樣和親密的話語。而是痛，椎心般地劇痛！



當我回過神時，我發現自己已走到家門前。我連什麼時候離開學校，怎麼回來的都沒有印象。在我面前的，是無光的房子。



父親還沒回來。



我進門，放下東西，換好衣服。到了客廳後，我打開了電視，卻完全沒注意電視的內容是什麼。人坐在電視前，心卻不在。我就這麼呆坐著，直到父親回來。



「不好意思，今天加班，回來晚了。你吃過飯了沒？」



「爸爸……。」



「怎麼了？」



「不，沒什麼。」



「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？為什麼爸爸會和風華在一起？」



我很想問，卻說不出口。



爸爸和女人幽會，卻對我謊稱是加班！



本來爸爸想做什麼，我並沒有權利管，也不想管。這樣的小事，我就算知道了也不會在意。畢竟爸爸是男人，這樣子再正常不過。



可是，為什麼？為什麼爸爸的情人會是我最喜歡的女孩？為什麼爸爸會為了她對我說謊？



沒有答案，因為沒有問。



怨恨的種子入土，瞬間萌芽。



我的理性察覺到了異變。他是我唯一的至親，我怎麼可以恨他呢！



不可以，絕對不可以！



我知道這不是爸爸的錯，但是卻無法壓抑那黑色的情感。可是我該怎麼辦呢？



它根本不受我的控制。越是壓抑，它越是強大。最後，我放棄了。無法宣洩的情緒獲得自由後，開始四處纏繞，試著找尋出口。終於，它找到了。



「對了，如果風華不在的話……。」



如果風華不在的話，我就不會這麼痛苦了。如果風華不在的話，我也不必恨父親了。如果風華不在的話……，這一切……。



都是她的錯！沒錯，一切都是她引起的。所以……。



計劃是怎麼產生的呢？我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。學校裏有一間癈棄不用的舊工藝教室。由於座落在偏僻的校園角落，並不會有人經過。這個我幾乎沒有印象的地方，竟然突然地鮮明起來。



利用放學時間，我察看了癈棄的工藝教室。門是老舊的木門，用簡單的鎖鎖上。鎖上面的鐵環早已生銹，但門扣卻沒受到什麼侵蝕。



調查完之後，我買了一把油壓剪，新的鎖和鑰匙。



鎖的質量大概很不好，我並沒有花什麼力氣就把它弄壞。和那相比，拉動輪子生銹的門反而更加費力。



門剛打開，混合著油和發霉的臭味立刻衝進鼻腔。那味道絕對不好聞。



教室的地面以及所有東西上，都佈滿了灰塵。看起來已經好幾年沒有使用過了。令人覺得奇怪的是，明明荒癈了這麼久，為什麼還不拆掉？不過，這不是我該關心的。來這的目的，自然是為了之後的計劃。我調查了一下四周環境，像想計劃執行時，會是怎麼樣的情形。在確認完畢後，我換上新的鎖。離開。



我花了幾天的時間做了初步的準備。那並不困難，只是繁鎖。然後，就是等那一天的到來了。



那一天，我替風華準備了飲料。很簡單，只要用針筒把安眠藥注到飲料中就行了。風華並沒有懷疑我，也許是根本就不曾在意我吧。



在風華喝下飲料過後不久，我便藉故離開。我知道她會一直等下去，有我在她反而不自在。其實，我並沒有離開，只是躲起來監視著她，等待藥效發作。



也許你不相信，不過的確是十分順利。效果十分地好，風華並沒有察覺到不對勁，也沒有試圖移動，而是在等待的過程中靜靜地睡著了。



我抱著風華，小心地走著。風華瘦瘦的，看起來很輕。但實際抱在手上時，仍是蠻有份量的。捧著溫香軟玉，心中難免有些衝動。不過……還不是時候。



風華在等待戀人，自然會選擇避人耳目的地方。研究過路線的我，在沒人發現的情形下，將她搬到了那間教室。我用好幾條大浴巾鋪在地上，是我之前就準備好的。然後再用繩子將她的手腳纏住，並用膠布封住她的嘴。這是為了避免她醒來後亂跑亂叫的措施。



之後，我便回到家裏，等待父親回家。大約７時左右，我接到了父親的電話。



「喂？」



「是爸爸啊。」



「小龍嗎？你今天有看到風華嗎？」



「有呀，早上上學有碰到。」



「那之後呢？你最後一次看到她是什麼時候？」



「之後呀……嗯……沒印象耶。她有參加社團，都會比較晚回家。我沒有參加，因此並沒跟她一起回家。」



「爸爸，怎麼了嗎？」



「不，沒什麼。」



「只是想說你們以前很要好，有時還會帶她來我們家玩。現在好像比較少看到，問問而已。」



「對了，爸爸今天也加班嗎？大概什麼時候會回來呢？」



「這個……還有一點事，不知什麼時候才會處理完。」



「這樣呀……。對了，別擔心，晚餐我已經吃過了。」



「嗯嗯，爸爸還有點事，先去忙了。拜拜。」



「拜。」



我在家裏等待著，大約一個多小時後，父親回來了。在電視前的我，轉過身面對著他，而他也面對著我。我看著他的臉。在他的臉上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擔憂。我並沒有問他為什麼，只是靜靜地回頭，繼續坐在電視前。



我的父親坐到了我的旁邊。我偷偷地觀察他的神情。他欲言又止的樣子出現了很多次。我知道他想問什麼，也知道他為什麼沒問。



沒多久，電話便響起。是風華的父母。他們打電話來問我風華的事，但我的回答和之前我對父親說的差不多。



「風華好像沒回家。是她的父母打來問的。」



「這樣子呀，不會出了什麼事吧？」



「嗯，我問問看小健好了。小健和風華同一個社團，說不定他會知道。」



我打電話給小健，詢問他風華的事。



電話掛掉後，爸爸急忙詢問我小健的說辭。我答道：「風華說有事要先回去，所以並沒有和他一起回去。小健是這麼說的。風華的父母好像也打電話問過小健……。」



風華果然用了這類的藉口，好一個人等待情人。雖然說沒人能證實風華已經離開學校了。不過由小健和其他社員的口中說出這些話，應該能讓我的計劃失敗的可能性降低。不過我也不能太早去學校。難保不會有人想到那間癈棄的教室。



若是剛好被人發現的話，那可不大好。



深夜時分，我離開了柔軟的床，起身將房門鎖上，然後從窗戶溜出去。如果爸爸晚上想再來問我，應該會因為鎖上的房門而作罷。



我小心翼翼地進入學校，回到風花所在的那間舊教室。我並沒有開燈，而是用自備的手電筒。一來，燈根本不會亮，二來，打開日光燈根本就是告訴別人我在這裏。



我走到她身邊，看用微弱的燈照著她的臉。她睡得很熟。之前為了防止她亂跑亂叫的工作，似乎是白癈力氣呢—因為接近的關係，風華的味道飄進了鼻腔。



在這充斥著霉與油味的空間中，那香氣仍是十分地明顯。淡淡的汗味溶在少女的體香中，反而更加地誘人。我深深地吸氣，仔細地品嚐著。



那麼，是時候喚醒沈睡的公主了。我撕下她臉上的膠布，輕呼她的名，搖著她的身子……。



「風華。風華。」



「嗯嗚……。」



「風華。風華。」



「耶……怎麼會是小龍？」



剛睡醒的她，好像還沒察覺到異樣。但很快地她就發現了許多正常情形下不該發生的事。



「疑？這裏是那裏？為什麼我在這？我怎麼被被綁住了？」



「噓—妳被人綁架了！我好不容易找到這來。小聲點，若是他剛好回來，聽到妳的聲音，我們就來不及逃了。」



聽完我說的話，風華果然安靜下來了。真好笑。為什麼我要這麼做？沒什麼，只是因為我想玩弄她而已。



接著我撕下一塊膠布，用雙手拉著。風華清楚地看到了，但她卻沒出聲，直到那那塊膠布離她不到五十公分。



「你在幹什麼？你瘋了嗎，小龍？」



我笑著道：「綁架妳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我呀！」



風華的眼神透露著不解，但只有一會兒。或許是我的神情太過古怪，即使是從小到大就認識的，也會意識到不對勁吧。不一會，風華就明白了。



「來人呀，救……嗚嗚……」



「讓妳這樣叫，那可不行吶。」



風華掙著想要逃走，我壓著她不讓她行動。風華的力氣比我想像中的大，不過這是因為她用盡全力的關係。也因為如此，她的氣力消耗得很快。



漸漸地，她抵抗的力氣越來越小。



我將手伸到了伸到了風華的制服裏，五指體會著風華隆起的小丘。隔著胸罩，仍能感覺到胸部的柔軟。這種觸感遠比想像中的好。



我的動作激起了風華的反抗意識。力氣不知又從那邊生出來，她奮力的扭動著。



上次撞見爸爸和風華好事時聽到的對話鮮明了起來。



我輕囓風華的耳垂。當我這麼做時，風華的身子有著很明顯的反應；很奇怪的反應。好像極度用力那樣的緊繃著，卻又好像完全沒有力氣那樣的柔弱。聽起來很矛盾，但就是這樣的感覺。



「不……不行，一直這樣子的話……一直這樣子的話，會死掉的！」



「風華的耳垂還真是敏感啊！是不是任何人這樣子弄都會讓妳感到舒服呢？」



「才……才不會……！」



「不是……小毅的話，人家才沒有……感覺呢！」



「真的嗎？」



「真的……真的啦。所以不要再弄了啦，再這樣下去……連走路回家的力氣都會沒有的……。」



騙人！騙人！騙人！騙人！騙人！



「如果妳說的是真的的話，不該是這樣的反應吧？明明就是個淫蕩的女孩！



對任何人都會有反應的淫蕩女孩！」



在衣服內的手，開始解開包覆著兩個饅頭的胸罩。然後重新握著柔軟的胸部。



在方才的動作之後，它們好像發過的麵團一樣，膨脹起來。也變得更加柔軟。



在尖端的突起卻和柔軟的手感完全不同。那突起硬硬的，卻十分有彈性。



我用食指和中指夾著風華的乳頭，用力一拉。被膠布封口的風華發出了「嗚」的一聲。



接著，我用食指撥弄著風華的乳頭。乳頭原本就已經很堅挺了，我這樣子的動作後，似乎又變得更硬了。



灼熱的吐息不斷自風華的鼻子噴出，胸口也如暴風雨中的波濤般狂暴地起伏著。事實很明顯，不過是幾個簡單的動作就讓她動情了！



我從風華的身上離開，將被綁著的她撐起。意亂情迷的她並沒有抵抗。我轉動她的身子，讓她背對著我。這段過程中，對她胸部的愛撫自然沒有停止。



在她背後的我，用不停愛撫她的那雙手的食指，對著她的乳尖劃圓。一次又一次地刺激著早已興奮到極點的乳房。而另一隻手，正悄悄地往她的私密之處移去。



在那隻手抵達大腿內側時，風華用力地夾緊了她的雙腿。她夾得很緊，不過她的私處早已在攻擊範圍之內了。即使我的手無法再往前半吋，仍能摳弄她最私密的地方。



觸感相當不錯的布料上，已滿是濕氣。被愛液濕濡的織物，緊貼著性器，就算隔著一層東西，仍能很清楚地感覺到在那底下的形狀。



我不停地用手指摳弄著風華的私處。摩擦力變低的動作，反而會獲得更大的快感！不過風華很頑固。即使不停地發出淫穢的「嗚鳴」聲，不斷地分泌大量的愛液，但就是不肯鬆開雙腿。



不過，這並不是什麼抵抗。我將頭貼近她的左側，對她的耳朵吹了一口熱氣。



瞬間，雙腿鬆開了。讓我的手得以更深入目標。不過很快地又夾緊。這次，我伸出了舌頭，舔舐她可愛的耳垂。



風華並沒有打耳洞或掛上耳飾，也許是因為耳朵太過敏感的關係。



輕輕地一舔，緊閉的雙腿就鬆開了。先前的抵抗，只不過因為那裏不是她的性感帶罷了！雙腿間的抵抗被瓦解了，我的手便可恣意地侵犯著風華的密秘花園。



我將整個手伸進內褲之中，手掌貼在風華的小腹下緣，緩緩地移動著。光滑的小腹，柔軟如幼女般的細毛，在手中印上美好的觸感。而中指，則是往更深的地方入侵，不久抵達分泌出花密的源頭。然後，不停地來回在肉唇的凹陷處，感受著風華濕熱的私處。



而她最受不了的地方，我自然不會放過！除了用舌攻擊著她敏感的耳垂，有時還用牙齒輕齧著。



這樣的動作，讓風華的大腿不停地、微微地開合著。不過和先前的抵抗完全不同。這是「想要」的證明！



「妳就是用這淫亂的身體吸引男人的吧？」



這句話，我並沒有說出口，就算我說了，風華也沒辦法反駁。就算她反駁又如何？事實就是如此啊，不是嗎？



我停止了對耳垂的齧咬和舔舐。除了偶而吹幾口熱氣外，其他對風華的刺激都完全停止。我的雙手解開綁住她雙腳的繩子，也卸下她私處的遮蔽。



我做這些動作時，風華都沒再作任何抵抗。她想要了，淫穢的身子想要了！



接著，我解下褲子，握住早已勃起的陰莖，往她的私處靠近。我沒有立即插入，在穴口磨蹭了好一會。兩人的體液混合在一起，均勻地塗抹在彼此的性器上，為即將到來的交合做好準備。然後，我停止了下體的動作，開始尋找入口。



確認好後，我將下半身往後擺，然後用力地插入。沒什麼阻礙，大部份的陰莖就這樣進入了風華的體內。完全進入的同時，我感覺到風華全身一震。到這時，她才想起在她身後的人是我吧？



風華扭著身子，再次做出抵抗。她用盡全身的力量，想要擺脫插入體內的陰莖。很可笑的是，她的膣內卻死命地吸著牠。



熾熱濕濡的嫩肉，緊緊地包我的陽具，是極上的享受。



很棒，真的很棒。



正當享受著我第一次進入女體的美妙時，一個惡作劇的念頭突然冒出來。



我在她的耳邊輕聲地說：「好說歹說，這副身體也有一半來自那男人。應該會有熟悉的感覺吧？」



這句話讓風華的反抗更加的強烈。可她的抵抗同時也帶給我更大的快感。因為她的反抗，壁肉緊緊地絞著陰莖。



無法忍受。



光是這樣子根本就不能滿足。完全被欲望控制的身子，很自然地下達命令。



目的只有一個。就是獲得更大的快感。



我抱緊風華的身子，用力地擺動腰部。整個下半身一前一後地，用力地幹著風華。風華的身子被硬撼著，不停地上下起伏。



在狹小的通道勉強地移動著，果然是無比的享受。



使勁地鑿開肉壁，退出。



使勁地鑿開肉壁，退出。



緊密的結合加上大力的抽插，發出了淫穢的聲響。交合聲混合著喘息及愉稅的悶哼，在寂瑟的夜裏，密閉的空間中迴蕩著。



整根肉棒都被風華的淫液塗滿。濕滑的陰莖進出著又緊又熱的陰道，超舒服的！雖然我可以感覺得到我全身各處的肌肉因為快感而緊繃著。但其實所有的神經，都移到了陰莖上。快感直接從下體傳達到腦部，整個身體就好像只剩下陰莖和大腦一樣！



這樣子幹著她的確很爽，但她抵抗的舉動令我不滿！於是我再度攻略她的性感帶，而且比先前還要來得猛烈。在舌頭快速而激烈的攻勢下，很快抵抗的力氣不見了。她的耳朵發熱，變得比我的舌還熱，而她的身子更是軟得無法再軟，完完全全任我擺佈。



「明明就是個淫娃，還裝什麼？」



妳也這麼認為吧？



「妳不是說除了我父親外，對其他人不會有反應嗎？看來不是這樣嘛！」



風華對我這句話沒什麼反應，讓我覺得有些奇怪。我伸出一隻手，移到她的臉上。指尖傳來濕熱的觸感。是眼淚。嗯，風華哭了。



是因為覺得有反應對不起我父親？還是覺得自己身體是這麼的淫亂而感到羞恥？太遲了。現在才後悔，太遲了！



當初就不該勾引我父親的！



我將所有的情緒全都發洩在風華身上。對風華的耳垂，不停地舔舐，齧咬。



而抽插得更加用力，更加快速。



被封住的嘴巴，發出來的聲音很有限。卻仍能從中察覺到變化。很明顯地是沈溺於性欲中的聲音。



風華的耳垂真的是超敏感的。每當我弄著可愛的耳珠時，都可以感受到風華的身子不受控制地輕顫著。不只是外面，連身體裏面也是。



不知道別的女性是不是也是這樣呢？總之，那感覺非常地特別。



追求著快感的我，又再加快了抽插的速度。快速地刮弄著肉壁，也被肉壁快速地夾放。爽到極點。但這種速度不可能持久。而且，也沒必要。



很快地陰莖便傳來強烈地感受。會陰那裏好像注滿了什麼東西，快要滿出來似地，連雙腿的肌肉都開始緊繃。非常強烈地射精欲望！



突然，腦海閃過一個念頭。我開口問風華道：「今天是安全日嗎？」



聽到這句話，風華猛搖頭，急得淚水直流。



哼哼，這樣子呀。那真是太好了！



我看著她的模樣，不為所動。風華似乎像是知道了我的意圖，猛晃著身子。



然而被牢牢扣著的她，怎麼樣也擺脫不了死纏著的我。



「喔喔喔，風華，我快出來了。」



越來越快的節奏，讓她越來越著急。可是，她無能為力。



完全無能為力！



「來了！」



我用力一頂，用全身的力量讓兩人的結合完全沒有空隙！



這一頂讓風華的喉間發出了絕望的悲鳴。



龜頭緊緊地抵著子宮口，然後盡情地射精！



咕咚、咕咚。



面對現實吧！



現在。這裏。



我的精液完完全全注入了風華妳的子宮裏囉！不是別人，是我呀！哈哈！



射精的過程中，我可以感覺著風華身體的反應。抽搐著的內裏，緊繃著的身子。似乎是高潮了吧。



我留在風華的體內好一會，享受著她的溫暖。雖然一直這樣的感覺很不錯，但是射精後的身子有些疲累，再這樣下去說不定會舒服地睡覺。有些事是必須要處理的，不能放著不管。於是我抽出陰莖，離開她的身子。然後讓她躺下，靜靜地看著她的臉。



她沒有說什麼，只是用半閉著的眼和我相視。連怨恨我的力氣都沒有。風華只能無助地流淚。



我蹲下來對她說：「在擔心嗎？擔心會懷了我的孩子嗎？」



她並沒有回答，但她的眼神也沒有否認我的問題。



「妳不用擔心……。」



我偷偷地拿起事先準備好的刀子。



「像妳這種人，根本不配！」



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



我用力地插著她的胸口，一下又一下。



風華並沒有發出駭人的哀嚎。只是靜靜地，一次又一次地承受著我的憤怒。



鮮血濺滿我全身。



不久，那充滿哀傷與絕望的眼睛失去了神彩。滿是鮮紅窟窿的胸口也不再起伏。



即使是被這樣殺死，風華臉上的神情也沒有變得很可怕。依然是那張很可愛的臉，依然是我很喜歡的臉。風華已經死了，也沒必要再恨她了。



我將染血的衣服脫掉，將身上的血跡拭去。然後換上衣服，收拾東西準備離去。離開前，我看了風華最後一次，並跟她道別。



接下來的事，你應該都知道了吧？

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

回想起他的自白，心中一陣惡寒。就算是自己最喜歡的女孩子，愛上了自己的父親好了。真的能狠得下心嗎？怎麼能對原本自己喜歡的人下毒手呢？又怎麼能……這麼輕易就殺人呢？我無法理解。或許是這個社會變了吧。最近越來越多這種可怕的案件。



令人害怕。



當初我選擇當刑警並不是這個原因呀！



「你的父親自殺了。這是他寫給你的信。」



我把他父親留給他的遺書交給了他。

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

看到這封信，爸爸已經不在了。



風華的父親說的沒錯，我沒有資格。



「沒能保護心愛的女人，沒資格身為男人；自己的兒子犯下這樣的惡行，沒能察覺，沒有資格身為父親！」



這兩種身份都失格的我，還有什麼臉對風華的父親道歉？又有什麼資格活在這個世上？



明明在這時候的你，最需要幫助的，我卻自私地丟下你。我果然是個失格的父親。



可是啊，我真的無法再忍耐了……。



對不起，小龍……。都是我的錯……。對不起……

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

看著信的內容，他的手不停地顫抖著，而臉上的表情也越來越奇怪。最後，他放下了這封信。



我只聽到他一直喃喃念道：「不是的……不是爸爸的錯喲……。是風華，一切都是風華的錯呀！」



從機械式的動作中不難看出，看完這封信的他，在精神上已經崩潰了。



也許不是信的本身，而是害死父親這件事，又或者兩者都有呢？究竟是什麼原因，不擅長心理學的我，並沒有辦法確定。然而可以確定的是，原本犯案後並無悔意的他，因為這封信而崩潰了。



也許，我不該將信給他的。以後的他會怎麼樣呢？



這案子，令人有說不出的不愉快。雖然說這案子早已了結，不過在我心裏，直到此刻才總算完結。



我搖搖頭，甩開這令人難受的情緒。



最近為了案子真的是累壞了，這事老闆也知道。現在案子結束了，老闆特地提早放我回去。



「這陣子都沒什麼空，沒時間和老婆相處。應該要好好補償她一下才是。對了，回去前買個蛋糕給她好了。呵，就買她一直說很想吃的那間的好了。」我在心裏盤算著。



拿起了手機，想打電話回去告訴我的妻子。不過轉念一想，不如給她個驚喜好了。她應該會很高興的。



說起來，真是辛苦她了。自從她嫁過來後，就一個人一直照顧著行動不便的父親。從來沒聽過她有什麼怨言。最近的晚歸，也沒在她的臉上看到半點不滿。



想想，還真有點自豪呢！



不知她看到我帶著禮物回家時會說什麼呢？



我滿心歡喜地期待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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